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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回第十二回  巨眼識英雄願招快婿　慧心推閨閣欲試真才巨眼識英雄願招快婿　慧心推閨閣欲試真才

　　燕影穿簾，鶯聲織柳，誰人不願關雎偶？枝成連理本非難，牽絲暫借童兒口。　　才略果驚，人情已有，千里姻緣氣誼厚。爾

能各獻成好逑，可知本領由天授。

　　卻說張武領了言語，次日即走進裡邊假意說，我們相公要討兩碗茶吃。卻好劉老早已起身，正與妻子商議，欲將沈張兩個招為

女婿，院君也甚願意，說道：「就是他們有了妻子，我女就做個側室也不妨事，只是不知女兒心下如何？少停，女兒出來，待我探

問一番。諒來斷無不願之理。」劉老道：「不差，婚姻大事雖是父母之命，亦須女兒自己情願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見兩個女兒已冉

冉地出來，上前叫過爹爹、母親，就在一旁坐下。劉老欲要與女兒開口，見張武已走到跟前。劉老便問道：「管家起得這般早！」

張武道：「因兩位相公要想吃茶，故叫小的來告取。」劉老聞言，即對大的女兒道：「月華，你去把我的武彞茶拿來，叫丫環們泡

兩盞出去，與兩位相公吃。」月華小姐答應著即去取了出來。張武假意驚道：「這位就是大小姐麼？怎麼與這位小姐面寵相仿。大

約那一位就是二小姐了！真是一般廿四分的人材，不知可曾受茶否？」劉老道：「只因揀婿艱難，所以還未受茶。」張武道：「可

惜我們兩位相公俱已娶過親的，不然匹配起來倒是佳人才子，天上有世間無的兩對好夫妻了。」劉老道：「原來你兩位相公俱已娶

過親的！這倒不妨。只要人材相對，便做個側室也是心願。我欲將兩位小姐配與你家兩位相公，煩你轉達何如？」張武道：「小的

就去說來。」轉身而出。

　　約有一個時辰光景，復還內堂來說道：「我們兩位相公聽見姑娘美麗，又承員外美意，著實感激不盡。只是還有四件難事，不

敢從命，教小的進來辭謝。」劉老道：「那四件？」張武道：「兩位相公說，第一件，已經有了妻室，若欲屈尊小姐，卻是不敢。

第二件，不奉親命，豈可擅專！第三件，出門之人，財禮不週。第四件，我們兩位相公都是浙江人氏，若然娶了，必須同返家門，

又恐員外捨不得遠離。有這四件難處，所以不敢從命。」劉老大笑道：「前三件有我作主，況是我自己情願，就是財禮不備，我也

並不要索什麼重聘。末後一件，我卻籌之熟矣，不須兩位相公躊躇。少停待我當面來說便了。」張武答應了出去，不提。

　　再說那劉老夫妻將欲招沈、張二人為婿的情節仔細說與女兒知道，又道如此人材，休要當面錯過。況是受他救護之恩，就做了

側室也論不得許多。那大小姐月華，二小姐月英，見父親這般說法，不覺面漲通紅，低了頭暗暗轉念了一回，便一齊說道：「父母

之命，女兒們豈敢有違！只是婚姻大事，還須酌量而行。據爹爹所說，他們法術厲害，後日必為國家柱石。但以女兒們想來，法術

二宇究是左道旁門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若能精於文才武藝，再以法術相輔而行，便是不凡之輩。否則恐非正道。況女兒們平時也學

些武藝，昨晚強徒到來，本欲出去迎敵，因知有客在外早已用法阻擋，是以未便輕出。但其武藝究竟不知如何？在女兒們的意思，

必須與他們比較一回，見見他兩個的真實本領，方可允許。」劉老笑道：「你們兩個真所謂井底之蛙，不知元武也。你不要輕量他

們！可曉得為父昨晚已細細的盤問，真是全美之材。休說別的，就是他兩個所佩的兩口寶劍，不異乾將莫邪之流。若沒有真實劍

法，斷不能在他手中。況爾兩個雖說會些武藝，不過是平時玩耍而已，又沒有什麼真傳，怎好與人家比較起來？快不要胡鬧了。」

　　月華、月英齊說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豈能草草！爹爹若不准與他比較，孩兒們寧受違忤之罪，姻事卻難允准。」劉老一聽，

倒覺有些為難。只因曉得自己兩個女兒的性情固執，都是說一不二的人。只得立起身來道：「既然你們定要這樣，且待為父的出去

見機行事。看看如何？」說罷，向外就走。心中躊躇道：「早知女兒定要比武，方才恨不該將聯姻的事預先對那管家說出。此刻出

去相見，怎麼說法呢！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我想他們既有寶劍隨身，斷無不會劍法之理，必須如此如此，自然女兒心服了。」

想罷，復走進去對月華、月英道：「為父想你們女孩兒家怎好與男子比武！若要見他們的武藝，為父卻有個道理在此，管教你們心

服。」遂將自己所想的計較一一說出。又道：「這個計較如何？」院君在旁聽了道：「這卻甚好。竟是這般吧！」月華、月英齊

道：「只要得見他們本領，就遵爹爹吩咐便了。」

　　劉老大喜。又怒匆匆地走到外面，見了楚材、文龍，施禮坐下道：「昨晚深感大德，保全老漢一家，恩同再造。方才托尊管轉

達的話，怎麼竟不能俯就？莫非嫌小女蒲柳之資，不足與高賢匹配麼？」楚材、文龍慌忙拱手道：「老丈太言重了！晚生們那裡當

得起。只因晚生門已有妻室，不好有屈令嫒，故此有辜盛意，抱歉之至，還祈老丈勿罪。」劉老道：「老漢自有道理。且再緩商。

」一頭說一頭便偷眼細看。

　　卻見兩個昨晚所用的劍均已佩在腰間，便用手指道：「兩位所佩的諒非凡品，定然兩口寶劍，可否乞賜一觀，以廣眼界？」楚

材、文龍忙把兩口劍解下，一齊呈上道：「雖非寶劍，卻也有個名色，老丈請觀如何？」劉老即忙立起，一總接在手中。將文龍的

劍擱在桌上，先把楚材的寶劍看了看，劍鞘上面只見都是金絲盤出二龍搶珠的花紋，中間有兩個大字，卻是銀絲盤成的「巨闕」兩

字。劉老深知此劍根源，不覺吃驚！即把劍靶攏住，將劍抽出，隱隱有鐘磬之音。剛抽一半，只覺冷氣侵人，白光閃爍。即忙將劍

入鞘。連稱：「好劍，好劍！」又取文龍的劍一看，那鞘上的裝飾也與那柄彷彿。不過所盤的字，卻是用金鋼鑽同貓兒眼鑲嵌成的

「湛盧」兩字。更覺耀目增光。才抽得一二寸，更覺滿室寒光，難以睜目，卻不敢再往外抽。只是細細地看了一回道：「老漢說是

寶劍，果然眼力不差。這兩劍的名目卻是素所知道，從未見過。原來卻在兩位手內。老漢今日見之，也算不枉虛生一世了！想老漢

幼年時也喜劍法。雖曾學過幾路，卻無名師傳授。此時小女輩也是最喜舞弄，然亦不過閨閣中借此消遣而已，其實一無實際。二位

有此寶物，劍法定是不凡，可否施展一番，使老漢亦見見世面？」文龍、楚材聽說他女兒也會舞劍，心中已覺歡喜不盡，後來聽他

要求施展，更是話中有因。若要推托，便是小家氣了。因此連忙將劍接過道：「既蒙不棄，即當獻丑。但是舞得不好，老丈休要見

笑！我們兩個人竟是對舞如何？」劉老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！且請喝杯酒，助助興，再舞未遲。」便對家人道：「快擺酒來。」家

人聽說舞劍，大家快活之至，連連答應。不一時，已將酒席擺好。

　　此時院君已帶著兩個女兒同丫鬟們站在屏門後面張看。一見他兩個人材，滿心歡喜。兩小姐只是低頭不語。丫鬟們卻悄悄地你

說一句，我說一聲，無非將沈、張兩個的好處贊個不絕。只聽得劉老說道：「兩位且請用酒！」楚材、文華因見門後有人，料是兩

位小姐必在其內，恐怕站久了吃力，忙說道：「我們莫若舞完了再飲吧！」遂各將袍襟掖了一掖，袖子挽了一挽，將劍抱在懷中，

一齊走出天井，上下面站立。先有個開門式，舞將起來。

　　只是光閃閃，冷森森，兩道銀光翻騰上下，宛似兩條白蟒。起初，還是身隨劍轉，可以注目留神。到後來，竟是使得眼花撩

亂。其中的砍劈、撥刺、勾挑、躲閃，無一不精。不要說劉老心花開放，就是那兩位小姐在後面偷看見他兩個舞到妙處，也不由得

暗闇心服。兩人將劍舞完，煞住腳步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，一齊站定。面不更色氣不發喘。劉老大贊道：「果是一般的絕技！叫

老漢也難分伯仲。辛苦了，請裡面坐罷！」兩人仍將寶劍跨好，走進廳堂道：「獻丑，獻丑！」劉老道：「不必客氣！這等妙計真

是絕世無雙！兩位相公若非天神下降，那得有此本領！老漢敬服之至。」楚材、文龍剛要接言謙虛，那文龍的小廝張武嘴快道：

「員外，你道相公們的劍法希奇麼？你還沒有見兩位相公的輕身法哩！若然見了，又不知怎樣的稱贊哩。」劉老驚道：「原來二位

還有絕技！這是一發要請教了。」文龍、楚材見張武已經說出，倒不好說不會。只得說道：「這輕身法卻非登高不可，老丈跟前怎

好放肆！」劉老道：「說哪裡話來！好得我們裡面也有一個小園，倒不如將這酒席移到園中去，飲過三杯，就在園中一試如何？」

那劉家人小斯們聽見又有輕身法看，也不待員外吩咐，一聲地七手八腳將酒席移往園中牡丹亭上。

　　此時，院君聽得要至內園演技，忙同兩個女兒並丫環們先到園中牡丹亭的左首一間大樓上，將簾子放下，專候觀看。恰好這樓

極高，坐在上面，不問哪裡均看得清楚的。故此就在那裡等候不提。

　　再說劉老再四啟請，文龍、楚材見劉老十分高興，又因自己有意賣弄本領，故亦並不推卻，即相隨劉老進園。到得園中，四面



一看，那園子雖不甚大，卻也點綴精工。花木山石，件件可觀。劉老在前引路，至牡丹亭上坐定。那酒席早已擺好，便相請入席。

數杯之後，劉老開言道：「本不敢過於奉瀆，只因老漢愛才如命，是以又欲一觀妙技，望勿吝教為幸！」文龍、楚材早已看見西面

一座樓上湘簾之內隱隱綽綽似有女子在內，已知劉老漢有招婿之意，便欣然應允。將身站起，各將外罩脫下，紮縛停當，走至簷

前，往對面一看，見有三間大樓，高有五六丈光景，樓層上首左右有兩根柱子，中間還有一層小小佛閣，便一齊說聲「獻丑！」說

時遲那時快，早見他兩個將身一縮，腰背一躬，托地的如兩隻雲中飛燕一般，已輕輕地落在對面樓屋之上。兩位小姐同院君在簾子

中望見，不覺暗暗喝采。劉老在下仰面觀看，亦覺驚喜非常。對自己的家人小廝道：「你們看他兩個真好本事，怎麼一轉眼間就一

齊上了屋面呢！」

　　此時，沈、張兩個欲將全身本領顯出，各將樓面上的柱子雙手一樓，身體一飄，嗤嗤嗤順柱倒身而上。到了柁頭，各用左腿盤

在柱上，將身挺個筆直，兩面如兩個一字彷彿。又見楚材將單手一揚，使了個海底撈月之勢，那邊文龍卻將兩手並在一處，做一個

童子拜觀音的解數。下面看的沒有一個不高聲稱贊。又見他兩人把腿盤住柱頭，各自把身體滴溜溜地一轉，倒把西面樓上簾子中看

的人嚇了一跳。他兩個卻將左手把住柱頭。猛可地各向前一跳，眾人又吃一驚。再細看時，文龍本在西面那根柱上的，卻到了東面

柱上。楚材本在東面那根柱上的，卻到了西面柱上。兩人由東面躥到西面，由西面躥到東面，躥來躥去，恰象一對穿花蛺蝶，飛舞

不停。躥到中間，忽見兩人各把身子一拳，不知不覺地望中間的佛樓上面躥將上去。

　　劉老看了，不由得拍手贊歎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這哪裡象兩個人？竟是像兩隻飛鳥。這等技藝卻到哪裡看去！我女若得嫁他兩

個，便是一生的福分。老漢亦終身有靠了。」道言未了，忽聽颼的一聲，兩人已輕輕地跳下，來至跟前。劉老忙道：「二位身輕如

燕，捷若猿猱，雖古之俠客恐未必能駕而上之！老漢素讀劍俠傳，每每私心竊訝，以為未必果有其人，不圖今日獲見二位之英武，

古人洵不我欺也！」

　　沈張二人一面謙遜，一面仍將長衣服穿好，重復與劉老入席飲酒，談今論古，歡暢異常。劉老又漸漸地說到姻事上來道：「並

非老漢自輕，定欲將小女奉侍二位衾綢，只因老漢年過半百，膝下無嗣，就只兩個小女，故與荊妻均愛如珍寶，倘一旦擇婿，不慎

草草聯姻，則非特有負老漢之初心，則老漢日後亦何所倚靠？況近日海盜甚熾，到處殘虐。此處實非善地，倘猶戀戀桑梓，勢難瓦

全。故老漢久欲移徙他處，以避兇險，所苦者不得一武陵源耳。今聞貴處乃聲名文物之鄉，方之敝村實是洞天福地。而兩位又英俊

不凡，他日必為國家柱石之臣，故欲小女相嫁者，實有區區一片苦心也。若蒙二位不棄，專候暢游回來，即便舉家相從東歸，不識

二位肯俯就否？」楚材、文龍齊聲道：「但恐積棘之林，不足經棲鸞鳳。如老丈不棄荒山，晚生們舍間左右空屋頗多，盡可暫屈車

騎，晚生們即當執鞭為之先導。至於令愛一事，晚生二人一則未告椿萱，恐難擅專，二則糟糠已娶，何敢再射雀屏！」劉老道：

「古人云『淑女宜配君子。』小女們雖不敢妄擬河洲，而志節才情，文韜武略，實非庸俗女子之比，二位雖已有夫人，小女亦何妨

充為下陳？所謂經權互用者是也。大小女月華當為沈相公側室，二小女月英當為張相公二房。老漢早已決定。至於財禮一節，老漢

一門餘生已出二位所賜，豈敢再叨厚禮！但求各留信物一件足矣！」

　　沈、張二人見他情意殷拳，暗暗思量，若再以虛言相卻，便覺太不近情。遂一齊道：「既承如此錯愛，晚生輩敢不仰攀，請上

坐了，受小婿們一拜！」楚材便將一隻太師椅移在中間，文龍去把劉老拉在椅內。先後跪下叩頭。劉老各以半禮答之，大家翁婿相

稱。復請岳母行禮畢，回到客房，各向自己行李內尋檢聘物。尋來尋去，楚材尋著了一對玉鴛鴦，卻是家傳之寶。若遇上陣交鋒，

藏在盔內，便有兩道紅光衝起，不論一切刀槍暗箭不能近身，真可稱奇世之珍。文龍尋著了一對盤龍寶劍。此劍卻非同小可，不用

時，可以盤轉如環，藏於錦囊之內。倘要用著，即將劍柄一晃，便可挺直。這劍因有一對，故又名為雌雄盤龍劍。斬金切玉，鋒利

無比。文龍愛如性命。今欲權作聘禮，不得不取將出來。當下兩人取了兩件寶物，仍復進內，呈與劉老。楚材開言道：「小婿等均

在客中，金珠彩緞等件，倉卒之間無從購備，小婿惟有玉鴛鴦一對，張賢弟有雌雄盤龍寶劍兩口，雖非上等奇珍，卻也罕見之物，

時當隨帶於身，就此作為聘禮，也見小婿等非薄倖之輩，不知岳父以為然否？」劉老連忙接在手中。先把藏那對玉鴛鴦的錦匣打開

一看，但見雕刻精工，羽毛畢備，真是活的一般！且光華閃爍，不能注目。劉老知是異寶，把來仍藏匣內。再把那對雌雄盤龍劍取

來一看，見那把雌的劍柄上刻著四個字是「超以象外」，雄的劍柄上也有四個字是「得其環中」。兩把劍合將攏來，卻象一隻手鐲

一般。不覺暗暗吐舌，也不敢抽出細看，依然藏入袋中，對二人道：「兩位賢婿何必過謙！想此二寶不要說價值連城，就是普天之

下求之，恐亦世無其匹。不意異寶皆出於兩位賢婿之門，不獨可賀，而為可敬！老漢當囑兩小女敬謹收藏，以作他日合巹之券也。

」說畢，便一齊拿起，走至內室，分別與女兒歸好。又向月華頭上拔下一支金釵，月英頭上取下一支珠鳳，走將出來。把金釵與了

楚材，珠鳳與了文龍。各各收好，重復大排筵席，殷勒款待。

　　過了三日，楚材同文龍商議著要往金焦二山遊玩。一則觀長江之形勢，二則素聞人言，在那裡看旭日初升，卻是奇妙無比。因

此二人便告辭起行。劉老夫妻苦苦挽留不住，只得讓他二人起程。劉老又一再囑咐道：「二位賢婿須得早些回來，免得老漢夫婦望

眼欲穿！就是賢婿們的府上也要盼望。俗語說的，出門一里，不如家裡。況均有父母在堂，豈可久戀他鄉！總宜早整歸鞭，方是道

理。即路途之間，一切也要自己謹慎，不可專仗著自己本領，小視於人。小女們自有愚夫婦照管，不勞繫念。老漢言盡此，望勿以

為老生常談，不堪入耳也。」楚材、文龍一齊揮淚道：「岳父金玉之言，小婿等謹當書紳，以矢不敢有負垂愛，致勞遠念也。」言

畢，又跪下去叩頭辭別。大家依依不捨，劉老送至門外，看他兩人上馬，直至去得遠了，看不清楚，方才進門與妻女們談論一回，

不提。

　　再說兩人此去不打緊，有分教，一路上引出多少英雄，乾出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聲名遠震，四海傾心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

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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